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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伦斯的血性自然观

姜 波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劳伦斯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热爱大自然并在创作过程中将自然生

物与人类视为平等共生的。他提倡血性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的生物可以激发人类的血性意识,使
人们摆脱物质和传统道德的束缚,最终回归自然并创造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劳伦斯

在写作中通过对性与爱、自然生物和土地与荒野的描写来体现他的血性自然观。这一观点本身是

和谐的,但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与矛盾也是这一自然观所不可规避的。虽然血性自然观有它的局限

性,但是劳伦斯确实起到了生态警示的先驱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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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awrence’sNaturalViewofBlood-consciousness
JIANGBo
(ForeignLanguagesDepartment,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Abstract:AsoneofthegreatestwritersintheBritishliterature,Lawrenceloves
natureandconsidersnaturalspeciesequaltohumanbeings.Headvocatesthe
naturalviewofblood-consciousnessandbelievesthatthenaturecanstimulatethe
blood-consciousnessofhumanbeingssothattheycangetridoftheconstraintsof
materialsandtraditionalmoralsandreturntothenaturetocreateaharmonious
environmentbetweenhumanbeingsandthenature.Throughthedescriptionofsex
andloveaswellasnaturalspeciesandwildland,Lawrenceexpresseshisspecial
naturalviewinhiswritings.Theviewisharmoniousinitself,buttheconflictand
contradictionbetweenhumanbeingsandthenatureareinevitable.Despitethe
limitationsofthisview,Lawrenceleadstheroleinecological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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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学批评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审视与

分析,揭示和批判导致生态恶化的思想文化根源,
从而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1]。生态批

评的建立与发展表明社会大环境要求作家、学者

和生态学家一样都有义务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一

份力量,文学作品应该从思想上鼓励人们建立正

确的生态观。通过对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作

品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工业革命给

环境带来的破坏的痛恨,他孜孜不倦地在小说和

诗歌中歌颂大自然的美好和力量,并警戒人类不

尊重大自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恶化将

不仅仅体现在环境的表层面上,而且会深入人心,
最终导致社会失衡,人心异化。他推崇血性自然

观,建议人们遵从内心的呼唤,释放天性,回归自



然,这一观点成为他的文学作品的一大亮点。

一、生态文学批评概述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威廉

·鲁克特1978年在《爱荷华州评论》上发表的一

篇文章中提出的,但是其理论的真正建立和发展

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第一份关于生态批

评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正式出版,从
此奠定了生态批评的学科地位。生态批评系统可

以分为三大类: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自然生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也包括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反抗;社会

生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精神生态研究人

的内心世界[2]。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自

然遭到破坏,人类就无法生存。同时,如果无法实

现社会和谐,建立人类生态意识,那么人类和自然

则可能遭受灾害,人与自然在这一生态体系中都

至关重要,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关注自然

生态,还要关注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生态文学批评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对人和自然

的关系进行批判。第一是对自然控制论的批判。
卢梭多年前就提倡人类不要强制改变自然规律,
即使必须改变也一定要在自然可接纳的范围内,
他提醒人类不要幻想人类能够控制和战胜自然,
尊重自然才是真谛[3]。第二是生态整体主义。这

一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它提倡把生

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当做最高利益,评判是否正确

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和

可持续发展。第三是对工业文明和科技的批判。
在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初期,人们过多地看重

它们所带来的利益,而忽视了它们对自然生态的

破坏。严酷的现实证明科技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工业革命在很大程

度上干扰了自然的进程,引起了物种变异和人性

恶化,人类应当重新审视工业科技,对其进行反

思、批判和监督。第四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

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几乎所有对自然的破坏都是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学

大多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学,文学被很多人简单

地理解为‘人学’……,然而,仅仅从人的角度研究

文学不可能认清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指导下的文学

在生态危机酝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4]生态危

机中最根本的对立思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二、劳伦斯的生态观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坛的一位巨匠,他以

写言情小说著称,并一度被称为“言情大师”。然

而仔细分析劳伦斯的作品后,会发现他不只是在

言情,而是试图通过言情来反映某种社会现象,呼
唤人们的觉醒和改变人们的认知。其写作的核心

内容可以归纳为:自然的恶化、人性的异化和性爱

的美化[5]。他活着的时候被很多人误解为丑陋

的、不堪的,甚至他的多部小说如《查泰来夫人的

情人》《虹》曾面临被禁。然而真正读懂他小说的

人会看到“性”并不是他写作的关键,自然和人性

才是主题思想。劳伦斯活着的时候毁誉参半、备
受争议,死后却成为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劳伦斯的写作受其人生经历影响深重。他出

生在英国诺丁汉郡的一个矿山小镇,一个受工业

文明影响较深的、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在劳伦斯

的多数小说里都可以看到矿山的影子,这似乎已

经成为他笔下环境恶化的一个象征。劳伦斯的家

庭就像他的小说《儿子与情人》里描绘的一样,父
亲是个郁郁不得志的矿工酒鬼,而母亲是中产阶

级家庭出身,受过良好教育。劳伦斯从小缺乏父

爱,而母爱泛滥,以至于他曾多年受其所困,无法

释放天性。劳伦斯从小身体虚弱,倍受肺炎所困,
最后死于肺病。因为工业的污染使肺炎严重的他

无法在城市生活,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寻找没被工

业文明污染的净土。劳伦斯渴望和热爱大自然的

美好,虽然他的家乡污染严重,但小镇附近的农场

和荒野被他描绘为“心灵的故乡”[6],那里的美景

和自然风光给劳伦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

他的小说《白孔雀》中的农场的原型就是他的“心
灵的故乡”黑格斯农场。小说《虹》开篇便描绘了

与他的“心灵的故乡”相似的场景 大草原上,
山清水秀,农场里生活的人们勤劳、善良,过着自

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原始的美景与田园般的生活

与现代文明也只有一河之隔,在河的对岸,机器轰

鸣,似乎一切都离他们越来越近了[7]1。在劳伦斯

的写作中,大自然永远都是主角,森林、荒野、花
草、树木等都是他描写的对象。

劳伦斯提倡生态整体观,反对自然控制论和

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体,
没有人可以征服自然,自然是无处不在的,它具有

超能量,它能控制灵魂和肉体,并决定事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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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在自然面前人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自

然这一整体的一部分。人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
都是自然的产物。劳伦斯甚至在小说中表达没有

人类,自然一样存在、一样美。“你以为万物的创

造取决于人吗? 压根儿不是。世界上有树木、青
草和鸟儿……,人是一个错误,他必须消逝。”[8]在
这一段厄秀拉和伯金的对话中,劳伦斯借厄秀拉

之口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看法。在他眼中自然是有

生命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和

人类是平等的,人类就像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物,
一旦灭绝,还会有更好物种来取代它,没有人类,
自然也许会更美。

虽然在劳伦斯的小说世界里不乏对工业文明

的批判,但是劳伦斯一直试图建构一种人与自然

间的和谐的生态环境。这一和谐观的最直接体现

就是他的血性自然观。这一自然观的提出源于他

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劳伦斯在信中这样讲到:“我
的伟大的宗教是相信血和肉体比理智更有智慧。
我的脑子里想的可能会犯错误,但血所感到的,
所相信的,所倾诉的永远正确。我只想听从血的

召唤,直接地、不受大脑、道德及其他任何东西无

聊的干扰”[9]。他的血性自然观后来更多地体现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这一观点中,劳伦斯坚持认

为血肉胜过理智,它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的理

智可能犯错,但是血性的冲动所感知和表达的一

定是正确的。人类应当放弃一切道德、宗教和传

统的束缚和干扰,听从血的召唤,只有在这直觉的

血性面前,人与自然才能真正的统一、和谐共处。
他通过对血性自然的倡导,促使人们摆脱现实与

工业文明的束缚,并试图唤醒人们的内心渴望、血
性和冲动,从而建构他一生所追求的和谐的生态

环境。

三、劳伦斯的血性自然观的体现

劳伦斯血性自然观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他对性

与爱的描写。劳伦斯在创作中宣扬和谐的生态社

会和精神面貌建立在男女之间性与爱的统一,他
强调只有性没有爱最终只能酿成悲剧,他希望人

们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和血的召唤,不受其他因

素的干扰而选择自己的生活。在他的《儿子与情

人》这部小说里,所有人物都以悲剧结局,而这种

悲剧源于小说中人物始终无法达到性与爱的统

一。有的人物一直试图占有和控制他人,其中包

括母亲对儿子的控制和男人对女人的控制,而有

的人物一直在被占有和控制的过程中体会痛苦与

不甘,最终无人幸福。劳伦斯坚信人必须有独立

的人格,爱情需要建立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之上。
在《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劳伦斯描绘了厄

秀拉追求爱情的过程,厄秀拉希望与爱人之间不

仅只有肉体上的沟通,更重要的是心灵相通,不是

占有对方而是保持精神独立,这样人与人才能和

谐,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劳伦斯所提

倡的是一种理想的、突破传统的、打破习俗的精神

独立。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女主人公

康妮的丈夫虽然衣着华丽却终生残疾,他可以忍

受甚至安排妻子与他人约会,但是他却想控制妻

子的灵魂。在遇到梅勒斯之后,康妮在他身上体

会到了性与爱的统一,因此最终选择听从血性的

呼唤,放弃一切物质,回归自然获得新生。劳伦斯

将遇到梅勒斯之前的康妮描绘为死气沉沉的病态

的人,而在遇到梅勒斯这样一个放弃金钱利益,拒
绝与肮脏的工业社会同流合污而回归自然的人

后,她如同获得了新生,变得生气盎然。劳伦斯认

为现代文明、传统的宗教道德和现代教育抑制了

人性,使人性受到长久的压制,他希望人类可以遵

从血性的指引,“直接地、不受大脑、道德及其他任

何东西无聊的干扰”[9],只有摆脱世俗才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大自然是激发人的血性意识

的必备条件,只有让血性意识掌控人的心灵,才能

体会快乐和幸福的真谛。
除此之外,劳伦斯的血性自然观更多的是体

现在对自然细节的描述中,他认为是自然激发了

人的血性,让本已经病态的人类苏醒。在他的笔

下,太阳、森林、花草植物等都是灵魂的指引,这些

自然生物有着治愈的力量,帮助人类重拾血性、领
悟生命。太阳在劳伦斯的作品中被多次提及,例
如在《白孔雀》和《迷失的少女》中,它都充当了灵

魂师的作用。他认为太阳具有能直达人类内心的

治愈系力量,可以使信奉神灵的人看到自然的力

量。在《太阳》这篇短篇小说中,劳伦斯将太阳拟

人化,太阳在他的笔下似乎变成了有生命的人,充
满灵性,它激发了女主人公朱丽叶的血性,让她在

内心深处得到释放。朱丽叶因长期生活在工业大

城市,每天被生活琐事所累,身心疲惫、内心压抑,
医生建议她离开城市到海边做日光浴进行治疗,
一开始朱丽叶对此心存抗拒。

“我说朱丽叶,医生叫你到太阳下躺一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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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穿衣服,你干嘛不听呢?”她的母亲说。
“我自有分寸。你想要我的命啊?”朱丽叶气

鼓鼓地回嘴道。[10]127

而当她看到“暖融融的太阳裸露着身躯钻出

海面,……一股欲望悄然蹿了出来:她想光着身子

到太阳那去,她把这个念头埋在心底,如同埋藏秘

密一样”[10]127。劳伦斯其实在写作中并不是只是

言情和讲故事,而是一次次表达着他所倡导的血

性自然观,他描绘人的压抑,又描绘人的变化,他
强调人类需要释放天性,在自然中人类才能回到

最原始的状态,不掩饰欲望和身体。他渴望生态

的统一,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平等、和平地相

处。他通过朱丽叶这种态度的转变,突出了太阳

的治愈力量,在小说后面的描述中,太阳一点点地

唤醒了朱丽叶内心最深处的自然意识,使她得到

了解放和治愈。她感到阳光不仅仅照射到了她的

身体上,而且渗透进了她的情感、思想和骨头里。
她原本已经冻透的心开始慢慢地融化,她感觉自

己终于可以放下一切负担,开始感受生活和享受

生活了[10]128。劳伦斯的描写直达人的内心,无比

生动。他几乎明确地提醒人类血性已经冷冻即将

消失,自然是最本真的,当人们去感受它的时候,
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它神奇的功效。劳伦斯在《启
示录》中说他感觉自己是太阳的一部分,就像眼

睛、鼻子和嘴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他只是太阳这

一巨大的有机体的一小组成部分,微不足道,而太

阳才是伟大和万能的。他还说他的血只是大海中

的几滴水,血溶于水,二者密不可分[11]。这足以

见得劳伦斯对太阳、海洋等大自然的崇拜,劳伦斯

将太阳描绘成神医,朱丽叶长期忍受夫妻间的心

灵失和,她一直渴望能离开丈夫一段时间,但是直

到太阳占据了她的心灵,她才得到真正地释放,她
甚至决定不和丈夫回到大城市了,她说她要一直

在有太阳的原始的自然环境下生活。
原始和自然是劳伦斯血性自然观的核心所

在,他还借助对植物拟人的描写来寻求有关生命

的血的领悟。劳伦斯对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植
物在他笔下是有生命的人,这与劳伦斯的个人生

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在他的年少时代为了躲避工

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他经常到森林、荒野里与花

草为伴,因此他认识很多植物,哪怕是很罕见的,
并了解它们的性情,成年后由于他对花草的了解

他还被一所学校聘为植物学教师。他曾写过一系

列诗歌,例如《致绣球花》《致石竹》《啮龙花》《水

仙》《松柏》等,通过对植物的描写抒发情感,一种

情感对应一种植物,选择的精确和描述的生动都

足以证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在劳伦斯的诗词

《松柏》中,松柏象征着伊特鲁里亚人,一个已经灭

绝的原始种族。在这个种族里,人与自然永远处

于一种互为主体、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之中,这种

和谐正是他的血性自然观的精髓。罗马人以“他
们习俗怪异”为由消灭了这一种族,而他们的习俗

却正是劳伦斯血性自然意识中所崇尚的最纯真、
最自然自在的和最不受约束的生命方式,“如呼吸

一般自然,……死亡也是美满生活的一种自然的

延续”[12]。劳伦斯借助松柏寓意这一民族恒久不

变的自然品质。松柏如人,人如松柏,他们都始终

保持着自然的属性和最本真的容貌。松柏代表忠

诚和自然,而对自然的毁灭,对任何自然生物的践

踏都是邪恶的,“邪恶,什么是邪恶? 世上只有一

种邪恶,那就是对生命的否决”[13]。劳伦斯通过

对松柏拟人的描写将对生态和人性的态度表达得

淋漓尽致。他认为只有在最原始、最自然的环境

中才能真正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对这种和谐

的破坏正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劳伦斯的多篇散文

中,例如《杏花》《西西里仙客来》和《紫色银莲花》
都充满着他和植物之间的互动,植物激发他的想

象,唤醒他的意识和血性,只有在大自然中,他才

能不受干扰,忘记他所经受的痛苦,任性而活。
最后一个较为明显的细节体现在劳伦斯对土

地和荒野的描述。热爱自然的作家,几乎没有不

对土地与荒野着迷的,面对工业文明对土地的破

坏、对森林的砍伐,劳伦斯和许多作家一样都难免

痛心,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会有些与众不同。正如

张丽萍所言:“大地的意思,只有诗人懂得,真正的

生态学家懂得,劳伦斯懂得。他用诗抒写大地,讴
歌大地深处的奥秘,他承担着大地使者的使命,作
拯救生灵的努力。他忧大地之荡,颂大地之魂,伤
大地之浊,望大地之和。”[14]在《查泰莱夫人的情

人》中,梅勒斯放弃金钱利益,找到一片荒野过着

沐浴自然的生活,当安妮发现这片荒野之后,也发

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约会离不开这片土地和

荒野,在这里,他们可以放下一切,回归自然。脱

去外衣,裸身在荒野中奔跑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
《白孔雀》。劳伦斯借此希望人们可以摆脱一切外

在束缚,释放天性,感受血性自然。在《太阳》这部

小说中,朱丽叶也是在脱去外衣躺在沙滩上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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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感受到太阳的温暖,从而发生彻底的改变、获
得新生。劳伦斯几乎偏执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交

融,自然是激发人类血性的唯一途径。在他的小

说中,完美的爱情从来离不开大自然中的土地和

荒野,只有放弃物质追求和摆脱道德束缚,在大自

然中人性才能醒悟,人类才能遵从血性的引导获

得新生。
这一系列细节都体现了劳伦斯的血性自然

观,他虽然痛恨人们试图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行为,
但是从心底还是相信人和自然有和谐的一面。人

的血性是无法彻底被压抑的,因为人是感性的动

物。血性来源于自然,受自然的启发,人与自然注

定是一个统一体,谁也无法离开谁,只有人与自然

达到真正的和谐,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精神健康

的生态和谐。

四、血性自然观的不和谐之处

社会的发展进步似乎总是在与自然抗争,没
人能够否认现代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

富,但是代价是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生态环境,
无论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是精神生态,都已经

达到了异化的地步。自然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

缺乏信任,人心恶化,这一切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冲突和不和谐。血性自然观近乎理想化,在现实

生活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听从血的呼唤,放弃一

切物质追求和道德束缚回归自然。劳伦斯虽然痛

恨工业文明给英国及全世界带来的改变,但是又

不得不接受它,他时常在逃避和接受间徘徊。尽

管劳伦斯在创作中深恶痛绝地批判工业改革和现

代文明,但是在写作中,他也时而会表现出对工业

文明的渴望和依恋。他在否定工业文明的同时也

承认人们无法抗拒社会的发展进步,他的内心常

常是矛盾和自我否定的[15]。
虽然劳伦斯提倡生态和谐,但他曾多次在作

品中指出生态的不和谐之处。他在《查泰莱夫人

的情人》的开篇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中说道:“我们

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惊

惶自忧。……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于废墟之

中,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怀抱一

些新的微小的希望。”[16]在劳伦斯所生活的年代,
工业化和机械化早已经改变了英国的传统生活方

式,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
质朴的田园生活早已被轰隆的机器所替代,人们

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吞没,矿山

随处可见,男人们成为了廉价劳动力,为了生存拼

命工作。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怎么可能激发血

性,构建劳伦斯心中的乌托邦王国。在《虹》的第

一章劳伦斯开篇先是描绘了一个美丽的具有自然

风光的农场,同时掺杂着对农场周围环境的描述,
一条运河将农场与现实暂时的隔离,这一条代表

现代文明的运河使农场上的人们感觉虽然生活在

自己的土地上,却如同外来人一样恐惧不安。现

代化的机器和火车在对岸轰鸣,人们在感到恐惧

的同时竟然还有一丝欢乐和惊喜[7]1。工业化和

机械化并没有给人来带来福音,而是加剧了剥削。
人类为了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享受安逸的生活

而创造了机械,而最后人类却成为了机械的奴隶,
劳伦斯多次在小说中指出矿工们每天天不亮就去

地下工作,晚上才走出地面,经常与太阳失之交

臂,辛苦劳动却最终无法养家糊口,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人性的所有追求和乐趣都被淹没。
在劳伦斯的眼中,资本家把工人当做赚钱的

工具,完全丧失了人性,“血性的人性”。在劳伦斯

的一部游记《意大利的黄昏》中,他说工业文明所

创造的先进机械和一切便利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

的可怕的破坏性行为,他认为这是 “骇人听闻的

粗野”。对自然界的破坏最终只会使工业社会分

崩离析。他提倡人们在为自身利益着想的同时也

为整个世界想想,长久的发展才是最健康和最值

得追求的[17]。劳伦斯希望人性更加美好,也在作

品中通过血淋淋的事实倡导生态的和谐发展,可
是这些不和谐因素一直都在延续。《虹》中的厄秀

拉曾在一所贫民区附近的小学当教师,在这段经

历中,为了保住工作,她不得不狠狠地抽打自己的

学生,这对她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学生在

武力威逼之下不得不像木偶一样听话,而教师在

这一过程中也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良知和血性,
所有人都在心灵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劳伦斯在

《虹》中借厄秀拉之口道出了他对当时畸形的社会

环境的痛恨与反感,这种表达有时虽然趋于极端

但却不乏先知先觉预警者的前瞻性。这只是当时

社会的一个缩影,人性在现实面前被摧残得冷冰

冰的,血性意识被镇压,这也正是劳伦斯为什么孜

孜不倦地倡导和谐生态的原因,但是在他的和谐

的血性自然观的背后有着太多的不和谐因素,这
就需要生态批评家们用更完善的理论去说服人类

和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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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劳伦斯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用最生动的故

事和最逼真的描写将大自然融入到文学创作中。
只看故事而不去体会他的创作的深意则是对劳伦

斯作品的最大的亵渎。和所有热爱自然、关注生

态环境的作家一样,劳伦斯在作品中批判工业文

明对生态的破坏,同时缅怀旧时的乡野美景和人

类的淳朴。但是劳伦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追求的

是一种接近理想化的原始冲动和血性意识,他对

自然的热爱使得他相信自然的力量,相信自然可

以唤醒人类的血性和感知,因此劳伦斯的自然观

是美的,他的艺术性更是无法比拟的。劳伦斯的

血性自然观倡导人类摆脱物质、宗教、道德和传统

的束缚,释放天性和血性的冲动,这为生活在现代

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接近自然的思路,使人们

可以从自然中得到救赎。然而,劳伦斯的血性自

然观也存在局限性,他虽然渴望一种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忍,在他的作

品中,他构想了一个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乌托

邦式的理想社会,而这只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仅从原始文明中

寻求生态保护的出路显然远远不够,要实现生态

平衡还需要更为完整的生态观的构建和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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